
新加坡国防战略与防务外交

周士新

【内容提要】新加坡的国防战略是与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国际与地区安全环境

相一致的。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始终对国家安全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避免

因缺乏战略纵深和防御能力而成为其他国家侵略的对象。伴随着对国际和地

区安全环境的认知变化及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新加坡国防战略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相继提出了 “毒虾” “豪猪”和 “第三代武装力量”等战

略理念，并在不断发展进程中。为了进一步优化国家安全环境，新加坡还积

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外交，主要借助东盟平台推进东盟防长会议和东盟

防长扩大会议以及其他各层级的多双边防务合作，如五国联防组织，并在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训练。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合作符合新加坡的国

家利益和战略理念，双方通过双多边各层级防务官员及智库交流与对话，以

及双多边军事培训和演习等渠道都进行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较多成果，对

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较强的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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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东南亚小国，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人口规模也不大，但同时也

是一个强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人均在东南亚都是首屈一指的。自独

立以来，随着在东南亚地缘战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新加坡也认识到自己国家

安全深受缺乏战略纵深和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影响，以其有限的国家资源，很

难抵御大国侵略甚至周边中等邻国的攻击。因此，对国家安全极度敏感，始终

试图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以更具前瞻性的战略理念、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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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军事训练，更具战斗力的人员以及更有意志力的战略决策，积极塑造对

自己更加有利的全球、地区和周边安全环境，是新加坡在和平与动乱时期，在

应对内外威胁与危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小国特色的国防战略。① 为此，

新加坡加强整合国家军事力量和民间资源，实施全面国防战略，有效吓阻潜在

对手将新加坡作为攻击目标，保障新加坡的生存与安全。除了这些加强自身能

力的措施之外，新加坡还积极推进防务外交，尽可能多地结交战略合作伙伴，

避免任何国家将其视为战略对手或敌手。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外

交在促进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成为双方建

立外交关系 30 周年的重要成就之一。

一、新加坡的国防战略

新加坡在 1959 年成立自治政府后，英国依然担负着新加坡的外部安全事务，

并协助新加坡发展自己的国防能力。② 新加坡在 1963 年并入马来亚联邦后，新

加坡的国防与内部安全也由联邦承担，新加坡的军事力量也被编入联邦的武装

部队。英国也根据 1957 年 10 月 12 日签署了的 《英马防卫协定 ( Anglo － Malay-
an Defence Agreement) 》，试图阻止双方的“冲突”。③ 新加坡在 1965 年脱离马来

西亚独立后，马来西亚在一段时间内协助新加坡外部安全事务，英国也维持一

定程度的军事存在，此后新马军事关系逐渐分离，英军也在 1971 年全部撤出新

加坡。这让新加坡深刻认识到，自己必须独立承担国防和国内安全事务，防范

印尼的可能入侵，并努力维持马来西亚良好的外交关系，防止其政治干涉，维

护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避免马来西亚切断水源影响国家生存。④ 随着新加坡军

事和经济力量的发展，新加坡在地缘战略上日益担心外部势力影响其赖以生存

的海上贸易和地区航运中心的角色，因此不愿接受马来西亚和印尼联手挑战马

六甲海峡的传统法定地位。当然，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时期，新加坡都

关注全球性大国的地区影响力，追随最强国并在大国间保持战略平衡，同时避

·12·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2020 /2)

①

②

③

④

“Lunch Talk on‘Defending Singapore: Strategies for a Small State’by Minister for Defence Teo Chee Hean，”21 A-
pril，2005，News Ｒelease，Ministry of Defence，Singapore，p. 1，https: / /www. nas. gov. sg /archivesonline /data /
pdfdoc /MINDEF_ 20050421001_ 1. pdf.
Tim Huxley，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 Sydney: Allen ＆ Unwin，2000) ，p. 2.
David Hawkins，The Defence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From AMAD to ANZUK ( London: Ｒ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1972) ，pp. 24 － 25.
Tim Huxley，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 Sydney: Allen ＆ Unwin，2000) ，pp. 6 － 9.



免被牵连进大国战略竞争的漩涡中。

新加坡明确规定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任务是，通过吓阻和外交促进新加坡

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当以上手段无法发挥效用时仍能保障新加坡赢得迅速且决

定性的胜利。① 外交与吓阻是新加坡国防的两大战略，以确保新加坡拥有一个和

平与稳定的环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方面，新加坡使用外交手段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经过战略沟通建立信心等措施与周边国家发展稳定的互动关

系; 另一方面，维持和发展吓阻力量以防范威胁于未然。新加坡的吓阻战略主

要是参考瑞士和瑞典等国家实行的全面国防战略。全面国防战略指的是以一种

全面性和整合性的反应架构来应对所有的威胁与挑战，它整合军事、民事、经

济、社会和心理防卫等五个方面的因素推进国防建设，并以军事为核心，动员

国家有形和无形力量支持军事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福祉。同时，希

望所有人能从社会的任何角落提供各层级的力量，有效增强国家凝聚力，保障

国家免受安全威胁。② 与发展军事力量形成吓阻能力和态势相适应的是，新加坡

提出了一些军事吓阻理念。
第一，“毒虾”( Poisonous Shrimp) 战略。在独立之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提

出了“毒虾”战略，表示新加坡犹如一条鱼群中的小虾，但却是一个有毒的小虾。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世界里，新加坡必须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③

小鱼“吃下它就会死”。④ 它既要能与“鱼群”共存，又也能避免被“大鱼”吞掉。
这意味着，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小国，但是却可以让入侵者难以吞噬且所付出的代

价会远远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一概念是新加坡“全面国防”战略的重要支柱，⑤ 强

调新加坡武装力量要保持有效的威慑能力，已经准备好应对威胁其安全的行动，⑥ 警

告任何敌人不要采取任何影响新加坡安全与主权的行动。
第二，“鱼群”( Grouping) 战略。这个概念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伴随着地区一

体化的进展而出现的。李光耀认为，只有与东南亚这个鱼群和睦相处，广交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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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有毒的好邻居”，这个小虾才能生存下来。① 一条小鱼容易被吃掉，但如果

汇聚成一群就不容易被吃掉。② 这意味着，新加坡不仅要将军事战略目标转为在遭

到入侵时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要通过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其它

国家建立安全认同，改善周边和地区安全环境。因此，新加坡是推进建设东盟政

治安全共同体的国家之一，也是从中获得实际好处最多的国家之一。

第三，“豪猪” ( Porcupine) 战略。1982 年，李显龙在担任新加坡武装力量

参谋总长首次发表演说时表示，“毒虾”战略是一种自杀或投降的选择，无法在

新加坡领土上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或者说御敌于国门之外。新加坡的军事战

略应向入侵者传达出一种信号: 新加坡即使无法预防入侵者，但入侵者不仅会

付出极大代价，而且无法取得最终胜利。因而，新加坡必须摆脱 “毒虾”形象，

建立能够胜任反击任何侵略并保全自身的军事力量，③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 “豪

猪”战略。④ 豪猪身上长满尖刺，不仅可以对入侵者造成伤害，而且可以制造出

一定的防卫纵深，在阻止入侵者继续行动的同时，也可能避免自身造成伤害。

这与当时新加坡海空军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具有一定预警和远程打击能

力的实际情况是相适应的。

比较而言，“毒虾”战略在本质上具有失败主义的性质，承认新加坡不能抵

御任何外来的侵略，只希望在城区与敌人展开 “斯大林格勒”式的战斗，旨在

增加将侵略者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上升到无法接受的程度。⑤毕竟，尽管警告色彩

明显，但“毒虾”个头太小，能力太弱，对捕食者来说可谓是能稳操胜券。从

过程上看，“毒虾”战略意味着新加坡首先要被活吃，新加坡武装部队将不得不

应对一场最终无法取得保家卫国胜利的战争。⑥ 此后，入侵者才可能发现自己因

此也遭到了重创。新加坡这种极为保守的战略思想源于其国家安全存在的内在

缺陷: 首先，缺乏战略纵深。如果新加坡遭受袭击，没有空间撤退，难以有效

·32·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2020 /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隆德新: 《困局与超越: 小国危机意识下的新加坡东盟战略解构》，《东南亚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31 页。
陈春安: 《“毒虾策略”还有效吗?》，联合早报网，2019 年 1 月 31 日，https: / /www. zaobao. com /zopinions /
views /story20190131 －928515.
Bilveer Singh，The Vulnerability of Small States Ｒevisited: A Study of Singapore’ s Post －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 Yogyakarta: Gadjah Mada University Press，1999) ，p. 281.
Pak Shun Ng，“From‘Poisonous Shrimp’to‘Porcupine’: An Analysis of Singapore’ s Defence Posture Change in
the Early 1980s，”Working Paper No. 397，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
ty，April 2005，p. 1，http: / / ips. cap. anu. edu. au /sdsc /papers /wp /wp_ sdsc_ 397. pdf.
Ｒichard A. Deck，“Singapore: Comprehensive Security － Total Defence，”in Ken Booth and Ｒussel Trood，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 － Pacific Ｒegion ( Houndmills: Macmillan，1999) ，p. 249.
Tim Huxley，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 Sydney: Allen ＆ Unwin，2000 ) ，pp. 56 －
57.



地组织反攻。如果仅采取纯粹的防御性战略，对手能够通过封锁和轰炸，而不

需侵占就可以轻易地使新加坡投降。其次，持久力有限。新加坡在涉及国家安

全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缺陷，物质不充分，民众没有战斗经验。再次，社会多样

性。新加坡是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但种族、民族、宗族成分相当复杂。国内

社会多样性往往难以形成强劲的凝聚力，在遇到重大威胁时难以建立和维持强

大的抵抗力量，会让国家安全的脆弱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四，第三代武装力量建设 ( 3G SAF) 。这一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新加坡第一

代武装力量是 20 世纪 60 年代建立的，主要是为新加坡国家安全提供最基本保障。

第二代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实现了新加坡陆海空军装备升级和现

代化。到了 21 世纪，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后，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发生了

很大变化，国家间的低烈度武装冲突、恐怖主义、维和、人道主义危机等引发的

各种事件等，以及世界新科技革命引发的各种问题，都促使新加坡必须对其国防

战略作出前瞻性地转变。2004 年，新加坡武装力量开始了第三代转型，升级为一

只先进的网络部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进行作战，有能力保护国家免受任何直接

威胁，并在和平时期灵活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跨国安全挑战。

新加坡第三代武转力量特别注重陆海空协同作战能力的联系与整合，并通过“以

整合知识为基础的指挥控制系统”协同指挥人员和作战人员之间的行动，创造有

利的战场环境，以赢得战场的决定性胜利。此外，为应对更多不确定性的新威胁，

新加坡还提出了建设下一代武装力量的概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建立新的网络

司令部来应对网络攻击和混合战争; 成为全球高新技术竞争中的参与者; 建立新

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城 ( SAFTI City) 。这些将使新加坡武装部队能够更好地协

同利用各种政策和技术来应对新的威胁。①

无论如何，新加坡从未对外宣示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② 无论是 “毒虾”

还是“豪猪”都不会主动发起进攻的动物，只是在遭受攻击时才会做出预防性，

甚至是本能性的反应。相比之下，“毒虾”的预防性能力更差，在遭受攻击后基

本上难有自保的可能性。因此，“毒虾”战略也往往被称为“黄蜂( Wasp) ”战略。

第三代武装力量甚至还被称为 “海豚 ( Dolphin) ”战略，意味着新加坡是一个

爱好和平的温和型的国家，但在遭到攻击时，也会迅速做出激烈的反应。另外，

海豚在预知和预防危险方面表现更好，且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进行活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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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加坡试图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第三代武装部

队概念提出的当年，新加坡就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三国联合巡逻马

六甲海峡的行动 ( Malsindo) ，共同打击海盗。① 当然，新加坡这样做的主要原因

在于，强调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防御性特征，有助于提升国家军事理念的国际

合法性。世界上以进攻性理念作为建设军事力量目标的国家非常少见，新加坡

提出这样的理念也符合国际军事战略的潮流。

二、新加坡的防务外交

从概念上看，防务外交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防务外交是指，在和

平时期，军事人员采取各种有效的非战争行为，实现与其他国家发展特定关系的战

略目标。② 狭义上的防务外交是指，相关国家的军事人员尤其是国防部官员和军事院

校的文职和服务人员，在和平时期进行的各种交流性活动，旨在消除相互间的敌意，

建立和维持信任，以及协助提升军队的责任感，为预防和解决冲突做出自己的独特

贡献。③此外，安德鲁·科特伊和安东尼·福斯特还认为防务外交具有新旧之分。旧

型防务外交主要是基于现实政治，强调权力政治的平衡和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指

的是和盟友及友好国家进行各种传统防务合作活动，以制衡或威慑敌人，维护势力

范围，支持友好政权，压制国内反对派或促进商业利益，如军售或一般意义上的贸

易关系。新型防务外交指的是，与潜在的或以前的对手进行防务合作，支持民主、

善政和人权，提升这些国家处理安全问题的能力。④从形式上看，新型防务外交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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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事领域的公共外交。①因此，从倾向上说，防务外交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建

设性的以促进合作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外交。

新加坡在独立初期仍然受英国远东指挥部驻军的保护，双方之间的防务关

系基本上是一体的，而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也具有一定数量的驻军，但这些都很

难界定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防务外交。自 1971 年英国陆续撤出驻军后，新加

坡的防务外交才逐渐开展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参与构建小多边准联盟合作机制。1971 年 11 月 1 日，英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五国建立了五国联防组织，同意在防务

方面进行合作，如发生由外部组织或其支持的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任何形式

的武装攻击或武力威胁，五国政府将立即进行磋商，以决定集体或单独地采

取措施对付这种攻击或威胁。② 这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建立的具有行动意向的

多边安全安排，也是欧洲国家与东南亚唯一具有直接军事安全政策联系的组

织。自成立以来，五国联防组织不仅完成了最初建立时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提供空中防御的使命，而且逐渐适应了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演习、联

合培训等项目活动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之一。③ 然而，五国联

防组织是否为军事联盟的本质属性并不明确。五国联防组织虽然存在成员间

明确的安全承诺，但它更强调自己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强制意义的安全协商安

排。在某种程度上看，五国联防组织仅仅是一个 “松散的安全磋商机构”④，

或者可以称作是一种最松散形式的联盟。
第二，参与包括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东盟内部防务合作。2006 年 5 月 9 日，

首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作为东盟内部最高的防务

磋商与合作机制，东盟防长会议旨在通过加深理解东盟防务与安全挑战以及提

升透明度和开放性，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信心。⑤ 从结构上看，东盟防长会

议向东盟各国元首直接提供报告，同时在高官会议的帮助下，与东盟外长会等

外交框架建立密切的工作联系。⑥ 第二届东盟防长会议 2007 年 11 月在新加坡举

行，通过了三份重要文件: 《建立东盟防长会议概念文件协议》、《东盟防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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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工作计划 ( 2008 － 2010 年) 》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概念文件》。① 《建立东

盟防长会议概念文件协议》提供了东盟防长会议的机构框架，制定了东盟防务

合作的“指挥链”。作为最高部级防务和安全磋商与合作机制，东盟防长会议应

在东南亚举行所有与防务有关的会议，其中包括当前东盟框架外的军事交往。②

从当前来看，东盟防长会议讨论的主题主要有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海洋安全、
军事医学、反恐、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排雷行动等六大领域，并围绕这些议题

建立了一些相应的合作机构。东盟防务外交也存在着多轨的合作架构，这主要

体现在东盟防长会议的二轨机制，如在 2007 年 8 月 23 日成立的东盟防务和安全

研究所二轨网络 ( NADI) ③以及包括东盟国防军事研究机构和由退伍军人参与组

织的会议形式。尽管参加 NADI 的机构比较多元，但绝大多数来自军方，且其主

要是为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和东盟防务高官会议服务的。此外，雅加达国际防务

对话 ( JIDD) 、香格里拉对话会 ( SLD) 等也是新加坡参与和进行防务外交的重

要防务对话平台。
第三，参与包括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在内的地区防务合作。根据 2010 年在

越南河内举行的第 4 届东盟防长会议通过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概念文件: 格

局和组成》④ 和《扩大会议的概念文件: 模式和程序》，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越南

的河内东盟各国国防部长与东盟 8 个对话伙伴国国防部长举行首届东盟防长扩大

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东盟国防高官扩大会议，负责落实扩大会议达成的条约和决

定，同意建立专家工作组，促进在人道主义援助 /灾害救援、海洋安全、维和、反

恐和军事医学等五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是东盟及其 8

个对话伙伴国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平台。⑤ 东盟防长

扩大会议最初每三年举行一次。2012 年 5 月 29 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六届东

盟防长会议通过的《审查扩大会议频率的概念文件》宣布每两年举行一次东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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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扩大会议。① 目前每年举行一次，与东盟防长会议肩并肩举行。2013 年 6 月，扩

大会议成功地在文莱举行了首次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 HADＲ) 和军事医学演

习。② 值得关注的是，东盟防长会议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③

但两者在议程议题上却越来越趋向一致。

第四，与一些域外国家形成的双边防务合作关系。新加坡在 1965 年 8 月 9

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后，就立即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两国在 1966 年 4

月 4 日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迅速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维持

美国对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④ 新加坡与美国进行

了大量的战略安全合作，例如，通过为美国海军行动提供维护和补给设施，以

及协调刚刚联成一体的东盟各成员国，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极力阻止越南

在东南亚地区扩大战争范围。⑤ 即使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威胁已经基本

消失，新加坡仍然认为美国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去干预一场危机的国家，⑥ 将美

国作为其大国军事战略里最重要的大国。⑦ 新加坡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在冷战结束

前后就已经迅速升温。1988 年 1 月，新加坡在美国设立了首个空军培训支队。

1990 年 11 月 10 日，也就是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 1 个月后，新

加坡总理李光耀和美国副总统詹姆斯·丹·奎尔在日本东京签署了 《使用新加

坡军事设施的谅解备忘录》，有效期 15 年，到期后再进行评估，对美国在东南

亚的前沿军事部署提供了便利条件。⑧根据该《备忘录》，美国空军可以在新加坡

巴耶利峇空军基地和胜宝旺海军基地轮驻，美国海军 1992 年在新加坡建立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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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机构，美国空军定期到新加坡进行军事演习。1998 年 11 月 10 日，新加坡和

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附录》，明确美国海军舰只可以使用新加坡樟宜新

海军基地。① 2005 年 7 月 12 日，新加坡和美国签署了 《关于在国防和安全合作

领域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协议》②，作为促进双边国防和安全领域合

作的正式框架。这个协议还包含了一份 《国防合作协定》，双方扩大了合作范

围，包括了国防合作的所有新领域，是冷战以来一个非美国盟友首次作出这样

的安全合作承诺，③ 也是新加坡和美国成为主要安全伙伴关系的标志。④ 2019 年

9 月 23 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 《1990 年谅解

备忘录修 正 议 定 书》，这 是 第 二 次 更 新 协 定，意 味 着 谅 解 备 忘 录 将 再 延 长

15 年。⑤

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外交往往是以具体的防

务合作项目与行动为主要特征的，体现出新加坡防务合作的务实性和高效性。

新加坡与一些国家签署了合作协定，目前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澳大利亚、文莱、

法国、泰国、新西兰、印度和美国都有训练基地，主要供空军和陆军使用。⑥ 新

加坡和澳大利亚在 1993 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新加坡空军在澳大利亚皮尔斯皇

家空军基地设立飞行训练学院，进行基本飞行课程训练。此外，新加坡空军在

奥基 ( Oakey) 、达尔文、安伯利 ( Amberley) 和塔姆沃思 ( Tamworth) 进行直

升机训练、战斗机训练和飞行资质评估。2017 年 8 月 21 日，双方签署协议，提

升新加坡空军在澳大利亚飞行训练安排，并将这种安排延长 25 年至 2043 年。⑦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美国有四大驻地，分别是按照 “和平卡文 II”项目入驻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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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那州路克基地 ( Luke Air Force Base) 的 F － 16C /D 战机、按照“和平卡文 V”

项目入驻爱达荷州蒙廷霍姆基地 ( Mountain Home·Air Force Base) 的 12 架 F －

15SG 战机、按照 “和平尖兵”项目入驻亚利桑那州马拉那市帕纳机场的 8 架

AH －64D 武装直升机、按照“和平草原”项目入驻得克萨斯州大草原城轩尼斯

机场的 6 架 CH －47SD 运输直升机，等等。① 2017 年 4 月 10 日，新加坡空军的 F
－ 15SG 战机飞抵关岛安德森基地，与美国空军第 44 战机中队进行联合空战训

练。这也是新加坡空军首次将战机部署在美军关岛基地。② 2019 年 12 月，新加

坡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新加坡空军将在美国关岛基地建立训练分队，其 F －

15SG 和 F － 16 战斗机以及其他支援保障装备将进驻关岛。③

三、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外交

尽管之前双方国家领导人正式实现了互访，但新加坡与中国直到 1990 年 10

月 3 日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20 年是中新建交 30 周年，中新防务外交也正在

掀开新篇章。在此之前，新加坡曾与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所谓 “外交关系”，存

在着不具有国际合法性的防务外交，特别是双方之间的“星光计划”，对中国及

两岸关系造成了极大伤害，至今仍没有完全断绝。“星光计划”是 1975 年 4 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时任中国台湾 “行政院长”蒋经国签署，让新加坡武装

部队步兵、炮兵、装甲兵与突击部队赴中国台湾使用军事营区与训练场，实施

作战训练，并与中国台湾地区武装力量实施联合操演。双方每年 11 月都会举行

“星光会议”，讨论下一年度新加坡 “星光部队”受训人数与项目。新加坡 “星

光部队”年度训练一般安排在 5 月到 9 月之间，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部

队定期轮流到屏东恒春基地、云林县斗六基地、新竹湖口装甲兵基地进行训

练。④ 对此，早在 1976 年 5 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一次访华时，中国领导人

就曾明确表示质疑， “新加坡与台湾地区发展了军事联系，这同新加坡政府支

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矛盾”。多年来， “星光计划”不仅让新加坡单方面获

益，台湾地区也可通过新加坡向日本、欧洲国家购买一些先进武器装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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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炮、快艇等。无疑，新加坡扮演着中国台湾与其它国家之间 “军火中介”的

角色。2016 年 11 月 23 日，9 辆新加坡的装甲运兵车从中国台湾以船运返新加

坡，中途经厦门及香港时，涉嫌未经申报进入香港水域而被查扣。对此，2016

年 11 月 29 日，新加坡外长维文 ( Vivian Balakrishnan) 在出席 《海峡时报》举

办的论坛时强调，“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单一事件挟持新中关系”; “这并非机密，

形式也没有改变。新加坡不能遗忘曾协助我国建立武装部队的老朋友”。①

近年来，新加坡在中国台湾训练的兵力在逐渐减少，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合

作却在大幅增加，② 中新防务外交越来越走向合法与正规。从机制上看，中国和

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中的防务外交。中国和新加坡都是其中重要的成

员，积极参与和主持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各种论坛及活动等。东盟防长扩大会

议主要讨论“东盟 + 8”国家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从 2010 年起至

今已经举行了 6 届。即使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中国和新加坡国防部长不

仅在多边场合参与各种活动，而且还可以利用会议间隙举行一些双边性的对话，

讨论一些具体的议题，提升相互间的信任水平。

第二，参与包括中国—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防务外交。中新两国国防部长在

中国—东盟国防部长期间举行会晤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在东盟防长会议期间，

中国国防部长访问会议主办国，与东盟防长举行中国 － 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并

与新加坡国防部长举行双边会谈; 二是在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新加坡

国防部长举行会谈; 三是邀请包括新加坡国防部长在内的东盟国防部长访问中国。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与东盟各国防务部门经过协调，在 2018 年举行了联合海

上系列演习。2015 年 10 月 16 日，中国 － 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在北京举行，中国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围绕“迈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强防务安全

合作”的主题发言中，提出中方愿与东盟国家于 2016 年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

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 “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③ 2017 年 10 月 23

日，第七次中国 －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在菲律宾克拉克举行，常万全部长与东盟

10 国防部门领导人共同出席，再次提出与东盟开展海上联演的主张，得到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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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2018 年 2 月 6 日，第 8 次中国 － 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提出，要将推动开展

海上联演、反恐合作等蓝图变为现实。① 中国—东盟“海上联合 －2018”联演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18 年 8 月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进行沙盘演练，重点

为如何应对海上事故，包括联合搜救与医疗救援，以及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靠近事故船只，并演习直升机在彼此的军舰上降落。② 第二阶段为 2018 年 10 月在

中国湛江及其以东海空域进行的实兵演习，分为港岸活动、海上演练和演习总结

三个部分。演习活动聚焦“搜救行动”，重点为如何应对海上事故，包括联合搜寻

与医疗救援，以及训练执行《海上意外相遇准则》，练习直升机在彼此军舰上降

落。在此期间，各方进行了多项文化体育、军事医学、潜水作业、落水急救等全

方面的研讨和交流，同时也展开组织战术桌面推演和举行舰艇开放活动等。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防务外交。2005 年 11 月，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

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国前国防部长曹刚川，双方首次讨论了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

协议事宜。2006 年 4 月，曹刚川访问新加坡时，双方同意为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

伴关系框架而努力。2008 年 1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与新加

坡国防部常任秘书郑子富签署了《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两国间的军事交流

和互访走向正式化，再次肯定了“中新两国之间温暖而密切的友谊，以及双方加

强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意愿”。防务政策对话机制的确立，在两军关系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意义。此外，该协议还包括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济任务等。③

根据《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中新两国至今举行了至少四次 “合作”
陆军演习和一次海事演习。2009 年 6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新加坡武装部

队的安保联合训练在广州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展开，双方均派出观摩团进行现

场观摩，这是中国首次与外军进行安保联合训练。这次中新两国联训以 “安保

领域”而非“反恐”名义，为两国今后在安全领域合作奠定基础。④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新加坡开始安保联合训练，旨在

进一步巩固两国两军传统友谊，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两军务实交流与合

作。2015 年 5 月 19 日至 24 日，中国海军玉林舰应邀赴新加坡参加 “2015 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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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际海事防务展”、西太海军论坛多边演习和“中新合作 － 2015”双边海上联

合演习。在 5 月 24 日的“中新合作 － 2015”演习中，玉林舰与新加坡 “刚毅”、
“勇士”两舰进行了多层次的舰艇战术、技术研讨活动。① 2014 年 11 月 2 日，中

新两国军队在南京军区某综合训练场举行开训仪式，首次组织为期 8 天的课题

为“步兵连山地联合战斗行动”的传统安全领域联合训练。中新双方采取联合

组训、共同指挥、并肩作战的方式，按照理论研讨、共同训练、互动交流、课

题演练等步骤组织实施，期间穿插进行战斗体能友谊赛、参观武器装备等课

目。② 2019 年 7 月 27 日，中国与新加坡陆军联合训练在新加坡陆军第 3 师裕廊

营区举行开幕式。此次联合训练共计 13 天，新方派出陆军第一突击营反恐精英

共 120 人参加，中方出动陆军第 74 集团军精锐兵力 120 人。此次联训以城市反

恐为中心，分为混编专业训练和实兵综合演练 2 个阶段，包含房间突入、警戒搜

索、狙击斩首、医疗救护、绳降等多个课目，重点进行特战小队的反恐专业训

练和营救行动综合演练，旨在提升战术层面战术技术交流。③

2019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与中国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双边会晤后签署协定，更新 2008 年签订的《防务交流与安全

合作协定》。④ 除了两国防务机构正在进行的活动正式化外，增强版的《防务交流

与安全合作协定》还包括了以下几方面新的合作与交流领域，如将设立两国防长

定期对话的机制; 在诸如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会议和对

话中继续进行高层互访; 定期举行扩大规模的海陆空军双边演习与互动; 为参加

双边演习的军队签署一份《访问部队协议》，建立相互后勤支持安排; 军事院校和

智库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建立双边热线等，提升新中双边防务合作。两国也将

通过《访问部队协议》，确立对来访参加双边演习的部队的安排。⑤ 双方在会见时

还讨论了拓展双边防务合作的具体提案，例如把代号“合作”的陆军演习的规模，

从一个连提高到一个营。两位防长也期待从 2020 年起，使代号“合作”的陆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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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代号“海事合作”的海军演习变得更加制度化。①

从中国与东盟的角度来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厚此薄彼的情况相

对较少。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外交更多是通过多

边机制，特别是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机制进行的，双边防务外交虽然自冷战结束

以来也普遍存在，② 但并没有影响到多边合作的有效性。相对来说，中新两国之间

的防务合作确实在许多方面走在了中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前面。中国与新加坡

防务外交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召开和举行双边和多边各层级的联合

培训和演习; 二是召开和举行双边和多边各层级的正式和非正式防务对话。中新

两国国防部各层级官员利用各种场合进行互访和接触，双方涉及国防事务的智库

学者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交流。尽管中新在有关南海问题、中美关系和地区合作

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两国总体上都能够按照双方建交时的承诺，按照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处理相互间的防务关系。

四、结 语

新加坡自取得自治以来，在国家安全上付出的战略资源相比东南亚其他国

家来说，是异于寻常的，反映出新加坡对国家安全的极度重视，以及强烈保卫

国家免受外来干涉或侵略的政治意志。强有力的国防为新加坡的和平与进步奠

定了基础。新加坡武装力量还为推进建设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毕竟，维护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③ 以此为基础，新加

坡积极对外开展防务外交，与更多的国家建立防务合作关系，成为一支活跃而

友好的“毒虾”，并在促进地区防务一体化中做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中国与

新加坡的防务外交发展迅速，成效卓然，促进了中新两国政治安全信任和中国

—东盟防务合作关系，也符合两国国防战略的目标选择。当然，随着国际和地

区形势变得更趋复杂和不确定，新加坡的国防理念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情

况。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能否在不断演进的国际

和地区秩序中保全自己、促进国家利益，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作出超出自己体量

的建设性贡献，非常值得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高度期待。
( 责任编辑 朱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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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ASEAN’s Security Cognition o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Wang Jianfeng

Abstract: Security cognition is，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expectations，assessments，believes and reasoning processes formed by actors for the

events，policies，behaviors，trends and their development rules in security field. The

change of actors’security cognition is not spontaneous，but is done jointly by the inter-

action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timuli and security images projects. The external envi-

ronmental stimulation for the actor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re-

ception，after which the actor will have an adjustment process in the psychological envi-

ronment.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responses is that the actor

gradually projects different images of the specific cognitive objects，the transition from

one security image to another means the change of actors’security cognition. In addi-

tion，this“stimulus － project”model in its practical operation usually influenced by

some intervention variables such as capability gap，historical memory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log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ASEAN’

s changing security cognition towards China by these two co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ree intervention variables. Using，then，this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ASEAN’ s changing security cognition on China since 1967，and its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is to search for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trategic lessons to ensure that

ASEAN’s security cognition on China is always maintained in a positive and positive

direction.

Keywords: security cognition， security image， ASE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Singapore’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Defense Diplomacy

Zhou Shixin

Abstract: Singapore’s defense strategy is consistent with its unique geopolitical

loca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Since independence，

Singapore has always been keeping extremely sensi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avoiding to

be the target of other countries due to its lack of strategic landscape and defensive c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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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ties. To this end，with the change of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e-

curity environment，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its military and economic strength，Singa-

pore’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as gone roughly through three stages，and has suc-

cessively proposed strategic concepts of“poisonous snake”，“porcupine”and“the

third generation of armed forces”，and currently still exploring new ideas and thoughts.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Singapore is also active-

ly developing defense diplomacy with other countries，mainly relying on the ASEAN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and the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and some other multilateral defense cooperation at various lev-

els，such as the 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and military train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in-

gapore is in line with Singapore’ 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concepts. The two

sides have actively tried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talks between defense officials and

think tanks at various levels，as well as joint military trainings and exercises，and a-

chieved a lot to enhance the bilateral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th the

times. It also has a strong co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Keywords: Singapor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Defense Diplomacy，Poisonous

Shrimp，Third Generation of Armed Forces

Interests and Identity of ASEAN Membership:

Myanmar’s Attitudes and Ｒeactions toward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Shao Jianping，Ma Xiaodong

Abstract: As a non － claima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member of

ASEAN，Myanmar remains neutral on specific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lls

upon the parties to settle dispute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safeguar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a － ASEAN relation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South China Sea dis-

putes. At the same time，as an ASEAN member，Myanmar also hopes to exert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her chairmanship of ASEAN，highlighting the

position of its role of“the rotating chairmanship of ASEAN”. Myanmar＇s attitudes to-

ward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re based on Myanmar＇s diplomatic tradition，th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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